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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豫东黄河全图》
与乾隆朝河南河患治理

席会东
( 西北大学 西北历史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黄河图在清代河患治理和河政运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乾隆中期，河南段黄河出现严重
河患，河臣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治理黄河，绘制呈奏黄河图，向乾隆帝、朝臣汇报河务信息，并为清
廷进行黄河河政决策提供依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彩绘本《豫东黄河全图》是乾隆中期河南黄河
河患治理情形的集中体现，直观反映了清代黄河的管理制度和治理方略，表现了清代的河政运作和
文书流转方式，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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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康雍时期的河患、河政与河图

传统中国以农业立国，河道治理和水利工程建

设是历朝政府的施政重点，与之相关的河渠水利图

是中国传统舆图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研究历

代河道变迁、河政管理、水利工程都具有文献资料不
可替代的作用。现存的传统绘本河渠水利图以清代
河图为主。根据描述对象和内容的不同，中国传统
河渠水利图主要可以分为黄河图、运河图及其它河
流图三大类。由于黄河和运河分别是清代最为重要
的自然河流和人工河流，与之相应的河政和漕政是

清廷重要的施政内容，因此反映黄河和运河的舆图

也就成为清代河渠水利图的主要构成部分。
清代的黄河和运河水利工程由专职的河道总督

负责，而其他河流则由其所在政区的地方政府经管。
与此相应的是，黄河图和运河图往往是由负责黄运

水利工程的河道总督及其幕僚绘制呈送的，而其他

河流的水利图则往往是负责境内水利工程的地方官

主持绘制呈报的。清代康乾时期的黄河图大多是由
皇帝授命、河道总督组织编绘的，这些黄河图在清代
的黄河河患治理和河政决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
方面，河道总督等河臣通过黄河图来陈述自己的治

河政见，另一方面，清帝和清廷则通过黄河图来了解

黄河河务、进行河政决策。
清廷设立专职河臣，治理黄河河患的首要目的

是解除东西流向的黄河对南北走向的京杭运河的干

扰，从而保持京杭运河畅通，维系京师的物资供给。
康熙年间的黄河河患主要集中在黄河和运河交汇处

的江南淮安清口和下河地区，因此康熙朝的河臣如

靳辅、于成龙、张鹏翮等人往往把治河重点放在黄运
交汇的清口和下河地区，而康熙朝的黄河图往往都

以江南黄河为描绘重点。雍正年间，黄河河患中心
由江南段向上推移到了河南段，河臣陈鹏年、齐苏
勒、嵇曾筠等人的治河重心也随之转移到河南段，雍
正朝的河政管理制度也随之发生变革，最终形成江

南河道总督和河东河道总督分立格局，其中前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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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江南黄河、运河事务，后者经管河南、山东两省的
黄、运两河河务，确立了“南河”和“东河”分治制度，
从而提高了黄河河政管理的专业化水平。
从河政管理制度和舆图绘制机制上来看，清代

的黄运河图大多是由河道总督组织编绘呈送清代皇

帝御览，并呈报内阁或军机处及工部备案，而经清代

皇帝御览的河图又往往存贮于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

之中。雍正年间河政管理制度的变化也引发了黄河
图绘制内容和机制的变化。同康熙年间一个河道总
督统管南河和东河并绘制黄河全图的绘制机制相

比，雍正朝后的江南河道总督和河东河道总督往往

会分别绘制自己辖境内的江南黄河图和豫东黄河

图，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的《豫东黄河
全图》正是豫东黄河图的典型代表①。康熙、雍正两
朝的河政运作模式和黄河图绘制运用方式，为乾隆

朝的河政运作和黄河图绘制运用方式与类型奠定了

基础。

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豫东黄河全图》
与乾隆朝河南黄河河患治理

乾隆年间，江南黄河和河南黄河都出现过较为

严重的河患。乾隆皇帝也效法其祖康熙帝，把施政
重心放到治河之上，同样六次南巡，亲临江南河工，

指示在清口修筑木龙。黄、运、湖会流的江南河段尤
其是清口地区更是治黄通运的关键所在。在此背景
下，反映江南段黄河和运河的“南河图”与反映清口
地区工程的“黄运湖图”和“闸坝图”等多种类型的
局部图和专题图就大量出现，而专门负责河南山东

黄运河修治的河东河道总督也绘制呈送过《豫东黄
河全图》。
乾隆二十六年( 1764 ) 编订的《萝图荟萃》中载

有《豫东二省黄河图》，《国朝宫史续编》进一步将此
图著录为“一卷，绢本，纵八寸五分，横三尺七
寸”［1］( P1019) ; 清代测绘制图均采用营造尺，清营造尺
每尺折合 32. 03 厘米，该图折合 27. 2 × 118. 5 厘米。
乾隆六十年编订的《萝图荟萃续编》中载有“豫东黄
河全图一卷”，《国朝宫史续编》中没有著录此图。
国立故宫博物院 1936 年编订的《清内务府造办处舆
图房图目初编》中著录有与两图相似的舆图，分别
是:“《豫东二省黄河全图》一册，彩绘绢本，纵 0. 25

公尺，横 1. 19 尺，蛀、破; 《豫东黄运两河情形全
图》，一份三册，彩绘绢本，内两册纵 0. 24 公尺，横
2. 88 公 尺，一 册 0. 24 公 尺，横 1. 37 公
尺。”［2］( P40 － 41)。其中已经残破的《豫东二省黄河全
图》尺幅大小为 25 × 119 厘米，与《萝图荟萃》和《国
朝宫史续编》中著录之图的图名和大小基本一致，
应该是同一幅舆图。而三册彩绘绢本的《豫东黄运
两河情形全图》中有两册的尺幅为 24 × 288 厘米，另
一册为 24 × 137 厘米。此图是否就是《萝图荟萃续
编》中所载的《豫东黄河全图》还有待于进一步考
证，但从主题和形式来看，此图很有可能是在乾隆年

间绘制的。《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初编》中
还著录有《豫东黄河南北岸界方总图》一册，彩绘纸
本，纵 0. 26 公尺，横 3. 45 公尺［2］( P4) ，此图应该是表
现黄河南北岸河员管理界限的舆图，从图名、主题和
形式来看，此图应该是清中后期所绘制的。从清代
和民国年间舆图目录的著录，可以知道清代乾隆年

间出现了多幅“豫东黄河全图”，它们应该都是乾隆
年间的河东河道总督主持编绘呈送的，经过乾隆帝

的御览后存贮于清内务府造办处并保存至今。
就现存的河图来看，美国国会图书馆地图部所

藏的一幅《豫东黄河全图》，是已知现存较早、价值
较高的河南、山东黄河河工图。曾审阅此图的李孝
聪对该图的内容及特点已有详尽著录和精审考订，

兹誊录于下:

清中叶( 1724 － 1763 ) ，绢本彩绘，长卷裱
装，锦缎轴背贴图题，33 × 187 厘米。比例尺约
为 1: 270000。地图方位以黄河从上游向下游
流向的右岸为图的上方，覆盖范围:右起河南、
陕西省交界处潼关，左至江南、山东、河南省交
界处。用形象画法表现黄河在河南省境内的河
道形势与河防堤埽工程情况。山岭、城池均用
传统的平立面形象符号，标绘在相应的方位，并
不表明精确的实际位置;双线涂黄表示黄河、其
余河流涂蓝灰色，棕细线为堤埝埽坝、红色细线
表示新修工程。黄河堤埝埽坝，北岸西起武陟
县沁河口，南岸西起荥泽县，兰阳县以上河防新
工堡标志甚详。显然，此图绘制的目的在于对
比表现豫东地区的河防新旧工程。图内河阴县
未废，兰阳、仪封仍为县，故推断该图应绘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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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康熙年间的河患、河图与河政，参见席会东．清康熙绘本《黄河图》研究及相关史实考述．故宫博物院院刊［J］，2009
( 5) ; 关于雍正年间的河患、河图与河政，详参席会东． 台北故宫藏雍正《豫东黄河全图》研究．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J］，
2011( 3) 。



乾隆二十九年( 1764) 之前［3］( P154 － 155)。
从其入藏时间来看，此图应该是恒慕义( A． W．

Hummel，1884 － 1975) 于 1914 至 1927 年间在中国
生活期间搜购并于 1930 年转卖给美国国会图书馆
东方部( 即现亚洲部) 的［3］( P13 － 14) ，而且有可能是从

上文中所述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流或是从清内阁

大库流散出去的。关于其此图绘制年代，李孝聪将
其考订为乾隆二十九年( 1764 ) 之前，这一判断是相
当准确的。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清实录》等文献的
梳理，可以进一步考证出此图更为准确的绘制时间

及其绘制背景。
根据前文所述，编订于乾隆二十六年的《萝图

荟萃》所著录的《豫东二省黄河图》图题与大小都与
此图有所不同，应该不是此图。而编订于乾隆六十
年的《萝图荟萃续》中所著录的《豫东黄河全图》与
此图的图题相同，因此此图有可能是《萝图荟萃续
编》中所著录之图或是其同一时期绘制的副本。如
果确实如此，那么从图目可以判定此图的绘制时间

在乾隆二十六年( 1761) 之后。
此图的表现范围与雍正年间嵇曾筠所编绘的

《豫东黄河全图》基本一致，却没有嵇曾筠之图绘制
精美，但详细标出了各段堤防的经管官员及其责任

区段，突出表现了乾隆年间的河南黄河水利工程和

堤防管理制度。从图上的内容尤其是水利工程可以
更进一步断定此图的绘制时间。图上用红色线条表
示最新修筑的堤防，并注明“新工”字样，是判断舆
图绘制年代最重要的标尺。其中，黄河南岸的中牟
“杨桥新工”已经完成，堵口处的水迹仍存，距离堵
口时间不会太久。南岸的祥符“时合驿新工”、“焦
桥新工”、“湾庄新工”、“埽壩新工”，北岸的武陟
“马营新工”、荥泽“五堡新工”，阳武“八堡新工”、
“十七堡新工”都已经完成，祥符“二十一堡新工”和
曹县“十四堡新工”都已完成，两堵口处都仍有水
迹。总体来看，此图反映的是乾隆年间河南黄河决
口堵塞后的河道工程形势图。据《清史稿·河渠
志》所载:

( 乾隆) 二十六年七月，沁、黄并涨，武陟、
荥泽、阳武、祥符、兰阳同时决十五口，中牟之杨
桥决数百丈，大溜直趋贾鲁河。遣大学士刘统
勋、公兆惠驰勘。巡抚常钧请先筑南岸，上谓河
流夺溜，宜亟堵杨桥，钧言大谬，调抚江西，以胡
宝瑔为河南巡抚，并令高晋赴豫协理。十一月
塞，上闻大喜，命于工所立河神庙［4］( P3729)。
此次决口波及范围广，决溢时间长，并影响到下

游山东和江南的防汛形势，是乾隆年间河南最严重

的一次河患。因此，乾隆帝频发上谕，屡命河东河道
总督张师载、南河河道总督高晋等河臣，侍郎裘曰
修、大学士刘统勋、兆惠等廷臣，河南巡抚常钧、山东
巡抚阿尔泰、两江总督尹继善等疆臣，打破畛域，协
同修防。关于此次河南黄河决口及堵复情形，《清
高宗实录》中有更详细的记录。乾隆二十六年七
月，河南巡抚常钧和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分别上奏

河南决口，乾隆帝认为张师载为人过于谨小慎微，缺

乏决断，而常钧新任河南巡抚，又不谙河务，因此先

派曾几度勘河的侍郎裘曰修赴工会勘［5］( P164 － 165) ，又

因黄河在中牟杨桥决口、有夺溜贾鲁河之势，于乾隆
二十六年八月再派大学士刘统勋、兆惠驰勘督办，其
后又让资深河督高晋带南河河员奔赴河南，协助堵

复; 命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驻杨桥率员堵筑，防止黄

河大溜夺溜贾鲁河［5］( P169 － 170)。乾隆二十六年八月
丁丑，乾隆帝发上谕指责河南巡抚常钧、东河总督张
师载处事不力、治河无能，并责令前去会勘的裘曰
修、刘统勋、兆惠等人迅速会勘，堵复杨桥决口，防止
黄河由决口而改道。
乾隆二十六年八月丁丑，乾隆帝和军机大臣就

常钧所奏“筹画各处决口事宜折”进行评论。乾隆
帝首先向军机大臣指责常钧奏折中提出先补堤后堵

口的主张甚属失当，指出黄河夺贾鲁河危害巨大，堵

塞中牟杨桥决口是第一要务。河道总督张师载也茫
然不知所措，因此寄望派往河南堵口的朝臣裘曰修、
刘统勋、兆惠等人能够妥善处理、解除河患。
为了进一步筹划堵口方案，乾隆帝又检视历任

河臣之前所呈奏的河图，寻求解决之策。《清高宗
实录》卷六四二云:

朕适检看河图，贾鲁河由尉氏等县，经江南
颍、寿各属与淮流通。倘上游不塞，势必直趋洪
泽湖，将淤留水壅，其害更可胜言耶! 是河南决
口，早塞一日，即杜一日之患，尤其确然无疑者。
常钧等在黄溜初夺时，全局端委或未及体究，今
为时将近一月，而于河流之起径归宿，及现今决
口缓急若何，大溜现抵何处各情形，折内并无一
语剖晰。此等大工，其将何以集事? 著传谕裘
曰修、刘统勋、兆惠督同该抚等，加紧速筹妥办。
总以堵筑归槽，为全河利害关键，仍一面将河溜
各情形，详悉绘图贴说，迅速奏闻［5］( P180)。
据此可知，乾隆二十六年八月丁丑前，河臣张师

载就曾经绘有河南黄河图呈奏乾隆帝御览，乾隆帝

据此来分析河南堵口形势，判定河臣和疆臣所奏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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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是否得当，并进一步令裘曰修、刘统勋、兆惠会同
张师载、常钧堵复决口并绘图呈览。此后，张师载、
裘曰修、刘统勋、高晋等人均纷纷上折陈奏杨桥堵口
事宜，乾隆帝据河图指授方略，并在河图内勾画，指

示河臣在杨桥决口上游开引河分减溜势，以便趁势

堵口。《清高宗实录》卷六四二续云:
( 乾隆二十六年八月戊寅) 又谕曰:张师载

奏“筹办堵筑漫工”一折，总未达治河紧要关
键，已于折内批谕。昨据常钧奏到时，已详谕刘
统勋、兆惠、裘曰修及该抚等矣。南北两岸各漫
口，固应随时修筑，然杨桥夺溜之处，所关尤重。
……至于堵筑、引导二者，为治水必需之法。然
分疏引河，先杀水势，以便乘机抢筑，其奏功尤
为便利。已于图内河身曲处，用朱笔指画。如
该处可以设法挑挖引河，令决口上游先分急溜，
令其径注旧日原河，则大工既易合龙，而河身逢
湾取直，又可免两岸数处险工，岂不一举两得?
但不知该处道里远近，地形高下若何，难以遽为
悬定。著传谕刘统勋等及该督抚，速行相度情
形，商 榷 筹 办，一 面 具 折 奏 闻，图 并
发。［5］( P181 － 182)

乾隆帝在上谕中指责张师载先塞黄河两岸各处

漫口，再堵杨桥决口、引河正溜归槽的主张失当，先
塞各处漫口会加剧全河从杨桥决口夺贾鲁河之势，

指示参与工程的臣工先在杨庄决口上游河身曲流处

开挖引河、裁弯取直，引溜回归故道，在水势渐弱堵
筑杨桥决口。他亲自在河图内用朱笔画出开挖引河
的位置，将朱批过的河图发给治河臣工，并令其查勘

是否可行。可以说，河图成了乾隆帝了解河务、决策
筹划和向河臣指授方略的直接工具。《清高宗实
录》卷六四三载:

(乾隆二十六年八月) 丙戌，谕军机大臣
等，据刘统勋等奏堵筑杨桥漫口及筹办赈务各
折，已于折内批谕。其开挖引河掣挽大溜以杀
水势，尤为切中窾要。朕前于张师载所进河图
内，用朱笔标指，即系此处，可谓不约而同。正
当乘此天晴涨落之时，加紧赶办，迅速合龙，方
为妥协［5］( P190)。
乾隆二十六年八月甲子，乾隆帝以刘统勋等人

奏折中所述的坝台、镶埽工程有悖常理，令传谕刘统
勋等“将一切筹办工程，覆奏绘图贴说时，一并附折

声明”。接旨后，东阁大学士刘统勋、河东河道总督
张师载、河南巡抚常钧于乾隆二十六年九月二日联
名“奏报引河埽湾溜情形事”并绘呈河图①，刘统勋、
南河总督高晋、东河总督张师载三人又于乾隆二十
六年九月二十四日联名上奏“开放引河筑坝挑挖原
河等事”并绘呈河图②向乾隆帝奏报引河事宜。
经过几次勘察，刘统勋、张师载等人最终于乾隆

二十六年十月提出了引河开挖方案，奏请于黄河南

岸坐湾处的刘家庄，开挑引河从埠口向南直入黄河

主道，以防止南岸淤高、逼溜北注，危及山东曹县十
四堡堤埽。张师载等人在曹县十四堡南岸刘家庄坐
湾之处开挑引河的方案得到了乾隆帝的认可，并最

终得以实施［5］( P247)。在此基础上，杨桥漫口于乾隆
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巳时得以合龙，朝臣刘统勋、兆
惠等人联名奏报喜讯，并奏请于杨桥工所建立河神

祠庙。乾隆帝谕令对参与此次工程的大学士刘统
勋、协办大学士兆惠、河道总督高晋、张师载、巡抚胡
宝瑔、侍郎裘曰修等人进行褒奖，批准于工次建立河
神庙并御赐“巩佑金堤”匾额［5］( P250 － 251)。
《豫东黄河全图》中所绘内容正与乾隆二十六
年杨桥决口堵复情形相一致，反映的正是此次杨桥

决口和堵口工程。因此可以判定，此图就是乾隆二
十六年十一月豫东堵口工程完工之后，时任河东河

道总督张师载、大学士刘统勋及河南巡抚胡宝瑔等
人进呈给乾隆御览的豫东黄河水利工程图，其具体

成图时间当在乾隆二十六年( 1761 ) 十一月至乾隆
二十七年( 1762) 之间。

三、黄河图所见乾隆朝黄河河政运作

在乾隆朝的黄河河政运作中，河臣、乾隆帝、朝
臣与疆臣之间，围绕河南黄河河患的治理和黄河图

的绘制与运用，形成多重相互交织的河务信息传递

网络。就河臣而言，身在河南、专职负责河南河患治
理的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等河臣通过黄河图来汇报

河务、表达治河意见; 就乾隆帝而言，身居京师的弘
历通过张师载等河臣的奏折和黄河图来了解黄河治

理进展，通过廷议的方式与在京的朝臣商议治河方

略，并以批复奏折与批示黄河图的形式向河臣传达

其治河方略; 就朝臣而言，京官如大学士刘统勋、侍
郎裘曰修等一方面通过在京参加廷议的方式来参与

黄河河政决策，另一方面以赴河患地勘河、督工等方

541

①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档案．档号 0998 － 008．微编号 069-237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档案．档号 0998 － 025．微编号 069-2409．



式来直接参与黄河河务; 就职守地方的疆臣而言，河

南巡抚胡宝瑔等地方官通过协助河臣治理黄河河

患、提供工程物料、绘制呈奏黄河图等方式来参与黄
河河务。
在乾隆二十六年黄河河南段的河患治理过程

中，黄河图的绘制与运用成为乾隆帝、负责治河的专
职河臣、奉命勘河的朝臣与负责治理地方的疆臣等
几个群体之间沟通河务的纽带，进而成为清廷进行

黄河河政决策的依据，在乾隆朝的河政运作中起着

重要作用。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乾隆绘本《豫东
黄河全图》，反映了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等人治理
河南段黄河河患的史实，直观描绘了乾隆二十六年

间河南段黄河的河势情形与水利工程，突出表现了

张师载等河臣的治河方略，在清代的地图史、水利史

上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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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Map of Yellow Ｒiver in Henan and Shandong Province Preserved
in Library of Congress and Flood Governance of Henan Province

in Mid －Qianlong Ｒeign
XI Hui-dong

( Ｒesearch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Northwest China，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69，China)

Abstract: The hydraulic maps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lood management and watercourse － governing
politics of Qing Dynasty． In the Middle Qianlong Ｒeign，there were serious flood of the Yellow Ｒiver and regional
rivers in Henan Province which were managed by the Hedong Watercourse Viceroy Zhang Shizai． The concerning
hydraulic maps had been the bridge for the Watercourse Viceroy，Emperor Qianlong，the court officials and the lo-
cal officials to communicate flood information and make decision on the watercourse administration of the Yellow
Ｒiver． Ｒecorded the flood management and watercourse － governing politics of the Yellow Ｒiver in Henan Province
in the Middle Qianlong Ｒeign，the long － scrolled colorful silk text Overall Map of the Yellow Ｒiver in Henan and
Shandong Province preserved in the Library of US Congress tells the mapping system and the circulating ways of the
hydraulic maps of the Qing Dynasty，and thus hold important academic and cultural value．
Key words: Library of Congress; Overall Map of the Yellow Ｒiver in Henan and Shandong Province; Emperor
Qianlong; Zhang Shizai; Qiu Yuex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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